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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与因明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张忠义

1983 年在中国甘肃敦煌召开全国首次因明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才召开的第

一次专门研讨会。1989 年 10 月，中国逻辑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文化研究中心、中国

佛教文化研究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组织的藏汉因明学术交流会在北京举行。至 2006

年首届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时隔 17 年之久，从时间来看，筹办一次因明学术研讨会是何其不

容易。

考虑因明会议的筹办工作比较复杂，我们成立了国际首届因明筹委会，主任为 80 岁高龄的

著名学者、玄奘研究中心主任黄心川先生，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张忠义教授和杭州佛学院院

长光泉法师担任常务副主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意组织刘培育（因明工作小组组长、中

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忠义和曹洪涛等到北京 301 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希望向他征求关于因明

会议的一些意见。我们乘车到达 301 医院，不知道季先生住哪一病房，后来跟路人打听，路人问：

“你们找的人是军长还是师长？”我们说：“他比军长、师长都大，因为他是国家领导人经常接

见的前辈。”路人说：“那他肯定在高干病房。”，于是我们就奔高干病房而去。到了病房，因

为季先生年事已高，而且住院三年之久，没能出面见我们，由他的秘书李玉洁女士接见了我们。

李女士向我们介绍了先生的近况，并且转达了季先生对因明会议的一些想法。

在来 301 医院之前，刘培育先给季先生写了一封信，季先生收到信获悉要开因明学术研讨会，

非常激动，连连说：“怎么这么晚才把信转到我这里，都晚了，他们已经离开北京了吧！”于是

季先生给刘培育写了亲笔回信。在信中，他谦逊地写道：“我对因明学几乎等于无知，不敢妄加

议论，但是，我感到你们开会推动因明的研究是很有意义的，祝你们的研讨会圆满成功”，信中，

他还提到他曾跟从金岳霖老先生学习逻辑。在把回信转交给刘培育之后，季老还提出“如果允许，

我真想飞到杭州去参加会议”，可惜他在住院不能成行，还说：“我老朽了，住院了，爱莫能助。

如果你们觉得我哪儿还有用，尽管说，我一定尽力去办。”

关于因明学术研讨会，季老非常重视和关注，为了因明曾经一天给刘培育打了三次电话。主

要关于以下三个问题：

一、他认为因明再不抓就完蛋了。因明是印度逻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以来，印度近百

部著作传入我国内地和西藏，汉藏僧俗学者对其进行翻译、注疏、论著，出版了许多因明书籍，

但是宋后五百年，逐渐衰微。建国后，国内因明研究相当薄弱，到 1981 年为止，只出版三本专

著，经过十年浩劫，老一辈因明研究者手里的资料大部分已经散失，现在，能从事研究工作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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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因明研究者已经聊聊无几，中年因明研究者也很少，了解、知道因明的人不多，能读懂因明

书籍的人更少，据刘培育讲，在中国社科院原来有 14 人做过因明，其中有些人退休，有些人调

走，现在没有一位继续研究因明。可见因明亟待抢救。季老在得知要筹办因明学术研讨会，非常

激动，他说，因明是一个冷门学科，研究它既没名也没利，现在有人为此奔波，推动这门学科的

研究，很不容易，他非常高兴，他说：“燕山大学、杭州佛学院是做了一件善事！”

二、季先生一言中的，“这件事就应该哲学所来抓，别人抓名不正言不顺”。国家抢救绝学，

2008 年，中国社科院在抢救因明、推动因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所列绝学里，把因明学、

梵文哲学经典放在了哲学所。1982 年，哲学所中国逻辑史研究会召开了一个只有 7人参加的微

型座谈会，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抢救因明是当前学术界一项重要而急迫的任务。1982 年第 16 期中

国社科院的《要报》发出抢救因明的呼吁，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1983 年，第一次全国性的

因明学术讨论会在敦煌召开。在会上，成立了全国因明工作小组，刘培育任组长，现在刘培育已

经成为中国社科院抢救因明绝学的总负责人。

三、对藏汉携手救绝学寄予厚望。季羡林先生对藏传因明学者吉美桑珠的因明课题《因明学

的起源及其理论探讨》非常关注，并对其给予厚望，要求多参加会议，坚持因明研究。一直以来，

吉美桑珠也一直致力于因明研究，多次参加因明学术会议，撰写论文。2003 年前后因明学术研

讨会会议组在青海省隆化寺考察时，吉美桑珠为会议组做翻译，并带领会议组参观了隆化寺独具

特色的辩经过程。自 2006 年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在两任主任的辛苦付出中，

一直坚持每年召开全国因明学术研讨会一次，每年出版因明期刊一辑。目前，在众多因明学者的

努力下，因明研究得到空前发展，原来都是单打独斗，现在向多兵种集团化作战转化，团队意识

不断增强，也极大促进了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郑伟宏的《佛教逻辑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这是第一个汉、藏因明研究者合作攻关的课题。2012 年以刘培育为

首席专家的课题《百年中国因明研究》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其中汉传因明学者有

10 多人，而藏传因明学者有 30 余人参与了本项课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大学、西南民族

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参与其中。

对于因明这门绝学的发展，季羡林先生一直给予关注和支持。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

刘培育老师参与策划成立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之时，季先生就表示支持并签名，而玄奘正是汉传因

明的开创者。

在写给刘培育先生的信中，先生谦虚地说：“我对因明学几乎等于无知”。其学生王邦维教

授在《学问在中西之间》一文中说到：“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季先生都

可以称得上最杰出学者之一。”（《光明日报》2009 年 8 月 11 日，第 11 版）季先生一生致力于

印度学，精通十二国语言，把主要精力放在梵文等绝学上，最后还说“无知”，其谦卑之德使我

们感触颇深。

2008 年我给季先生送去自己的因明专著《因明蠡测》请先生提意见，因身体不好，先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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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阅读，就请秘书杨锐女士发短信息给我说：“张老师您好，先生这些年视力减退，基本看不了

文字了，平常都是我读，但他听力也较吃力，所以一般都读些当日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其他

的大夫不准先生过问了，他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不是您当年见到的先生了，所以请理解，我仅把

书名和事情向先生汇报，他已知道，没说什么，在此向您解释，请您谅解。”（2008 年 4 月 27

日 08：23）季先生以如此负责的态度对待后辈学者，实在令人感动。

2009 年的中国第五届因明研讨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上讲到：“凡是任重道远的事业，总会

经历悲欢离合、先行者的离去与后来者的加入。18 天前，我们痛失两位曾经对我们因明专业委

员会给予过很大帮助的先生，他们就是季羡林先生与任继愈先生。两位老先生与我国的因明事业

颇有渊源亦贡献良多，如两位老先生都曾以自己广博的人生阅历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我们专

业委员会提出过种种建议与忠告，从会议的日程安排，到某个学者参会与否并勉励其继续做因明，

再到专门写贺信给大会，直至专业的远景规划。两位先生对因明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关爱至今仍然

让我们倍受鼓舞。对于两位著名学者的仙逝，我们在悲恸之余，更应以先生们孜孜不倦的求学精

神作为自己工作道路上的一盏明灯，使自己的人生之路更加清晰。而且我倍加希望我们能把各自

的一盏盏明灯汇集到一处，形成一处光明无比的地方，那就是我国的因明事业，这样我们才能不

负两位先生所托。”


